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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青年风景园林师
——叶劲枫

Lingnan Young Landscape Architect -Ye Jinfeng

【编者按】自古以来，岭南地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艺术，产生了岭南园林流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景园林师。本刊副

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系主任林广思教授将通过访谈近年来活跃在岭南地区的年轻风景园林师，记录他们的造园思

想、方法和技艺，揭示他们多年的从业经验和思考，启迪广大风景园林工作者。本期访谈的对象是叶劲枫正高级工程师，他以自身经

历为牵引，讲述从业 20 年来对设计实践、工程管理、设计思想、设计价值观等方面的总结和探索。

叶劲枫，高级工程师（教授级），现任广州

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兼规划设计事

业部总裁，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园林景观分会理

事、广东园林学会园林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等，曾获 2019 年广东省十佳青年风景

园林师、2018 年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设计之星

等奖项。近年来担任了多项重要（大型）工程

勘察设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如：第十二届中

国（南宁）国际园林博览会罗汉松园、深圳前湾

片区景观提升工程、深圳大脑壳山公园、珠海长

隆海洋王国园林、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园林、

广州长隆酒店庭园等。

问：您自小便生活在岭南，在这

里学习、工作，可算是一位很“纯正”

的岭南风景园林师。在 20 来年的专业

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作为一名深耕

于本地的设计师，您能回忆下对您日

后设计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事情吗？

叶劲枫：我是广东东莞人，小

时候就生活在可园的周围。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可园刚刚被修复后对外

开放，周边有很大一片池塘水域，我

们称为可湖，水面上几乎盖满了水浮

莲，岸边还有大量民居依水而建，很

有水乡的意味，破败的可亭就立在这

片水域上。当时还不懂什么是园林，

也不知道可园有那么高的历史和艺术

价值，只知道里面好玩，就像迷宫一

样，而且是立体的迷宫，我想，这就

是我个人对于空间感所受到的最初启

蒙。后来，政府越来越重视可园的修

复和扩建，儿时记忆里的很多景象也

被改变，所以我一直还有个心愿：做

一个关于可园周边环境从择地建设开

始至今的各个时期演变的研究。

而植物情怀的启蒙，应该是小

学时跟随我哥做盆景，也就是广东人

说的玩“树仔头”，做过扦插、嫁接、

弯枝、修剪等；或者没事拿着《花卉

报》来读。只是从没想过日后会走上

一条从事风景园林的道路。

读东莞中学时我最爱去的地方

是学校的植物角，地方不大但植物种

类繁多。后来校园改建时被拆除了，

原来的植物也无从追溯，但还有一株

养在我老家里—一株被我偷偷剪回

去扦插的蒜香藤，到现在每年还在盛

放着满棚的粉紫花。2020 年，何镜

堂院士为我们这所共同的母校把控了

新的教学大楼设计，我想，待大楼落

成之时，也是时候让这棵具有正宗血

脉、寓意“互相思念”的紫葳科植物

重回母校怀抱了。

大学毕业至今，我一直跟随黄

庆和先生从事风景园林设计及营造实

践，他是普邦园林的两位创始人之一，

既是老板也是良师。我对于现场创作

的认知，也是在黄庆和先生带领下去

感悟的，比如植物选型、石景布置等。

而日常探讨设计的过程里，黄庆和先

生会从广州的历史、西关故事，谈到

当年他参与澳洲悉尼中国园设计竞赛

的理念构思，再到岭南园林的发展历

程。他身上的岭南文化底蕴，以及在

自然观方面的独到见解，都时刻影响

着我们这些晚辈。此后的日子里，我

们又共同见证了东山凝彩园、鲁迅纪

念园、广州长隆、珠海长隆、南宁园

博园等大大小小有影响力的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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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从手稿到模型，从选树到吊装，

园林现场二次创作的特征在这些项目

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后来更长的实

践活动里，我便养成了“脑手并用”

的习惯，借此应对那些无法用图纸表

达的项目节点。

问：这些年您和您的公司关注

于旅游乐园、城市公园、中式园林、

乡村振兴等类型项目的设计，也落地

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如珠海长

隆乐园景观、深圳前海环境和绿化“双

提升”项目、金台山智慧公园、南宁

园博园罗汉松园等），能详细举例说

明下您在设计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和

突破、机遇和挑战吗？

叶劲枫：很多事情总是循序渐

进，环环相扣的。

每一种新的风景园林形态，对我

们都是新的挑战，过往经验起到的作

用也是有限的，所以更明白了不断学

习和研究钻研的重要性。例如我先后参

与的长隆主题乐园群项目，对园林环境

协同项目运营的要求非常高。我们跑遍

了外国的迪士尼、环球影城以及同类项

目，感受和学习别人的成功之处，再结

合长隆项目的自身定位和特点，除完成

了正常的乐园环境外，还摸索出一套“大

地盆景”的营造手法，让长隆的公共

环境具有了独一无二的个性。

珠海长隆乐园景观项目的滨海

景观建设经验，又从技术上支持了我

们在深圳前海的填海区园林建设。

然而新挑战总是层出不穷，虽

然我们有很好的罗汉松造景经验，但

在南宁园博园的罗汉松园建设过程

里，还需要面临矿坑修复、原地质地

貌元素利用等新难题，以致我当时毅

然提出要驻场进行二次设计和监控，

当时公司上下都不太理解，现在来看，

大家还是觉得我当时下这个决心是对

的，不敢说这个 1.6 hm2 的园子有多

高的艺术性，但起码反映了我们对场

地的充分尊重。通过南宁罗汉松园的

历练，又加深了我们对“写意山水”

园林的理解。

问：以上这些建成项目的落成，

不仅需要设计师、甲方、施工方、管

理运营方等部门合作完成，还有赖于

技术工艺的结合。为了尽可能地使设

计想法落地，如何与其他部门进行博

弈，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工艺？

叶劲枫：首先我们应该感谢投

资人，因为是他们创造了让大家发挥

的机会。我觉得整个过程里委托方和

被委托方并不完全是发布指令和完成

指令的简单关系，毕竟设计和工程并

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服务提供者的

主观能动性在当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

用，我常常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

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需要各方能对

目标达到共识，对“分内事”“分外事”

不要计较得太过清楚，设计和施工不

要分得那么明晰，而是要认可园林的

营造就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并且

要用行动去践行。这样，整个建设过

程应该会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与目标

一致的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是一种享

受！如果价值观追求也一致的话，更

是一种缘分了。

园林行业里没有不良“医患关

系”，作为被“医”的对象—“场

地”，它不会懂得呐喊。表面看我们

是要对委托方负责，其实最终还是对

场地负责，而不只是对人或机构。

所以，我除了给设计的同事分

享感受和经历，也很喜欢在工地拉着

施工班组给他们夜间上课，图纸交底

还不足够，我是希望大家打心底里明

白一些原理，了解自己在参与一项什

么任务，需要达到怎样的最终效果。

我希望把这根质量的准绳交到每个参

与者的手上。

 

问：您的核心设计思想是什么？

在从业二十年的历程中有发生过怎么

的转变？

叶劲枫：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们部分工作归纳起来就两个

字—迎合，迎合交易、迎合短期审

美……幸运的是，我们还是获得很多

能从客观出发的发挥空间。

回顾和反思过去一段时间的工

作，确实有一部分的设计内容是超出

了使用的需求，有过度设计的情况存

在， 而在 2020 年疫情爆发那段特殊

时期，城市里的人们被封闭在小区

里，出入行动都不方便，也无暇顾

及享受；日常考虑更多的是生活问

题，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此时，

过度超出了基本使用需要的园林，反

而会变成一种累赘。当人们的心情需

要通过园林环境来进行缓和的时候，

这种过度的设计却变成了人们心理上

金台山智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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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虽然疫情是一种很极端的情

况，但能令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我

更多需要做的是“被需要”的园林，

要有足够的弹性去应对各种未知的使

用要求。

过度的、脱离实际使用诉求的

设计，虽然可以提升短时间内的视觉

和体验感受，但长远角度上却增添的

人们的心理压力，也增添了园林环境

在维护上的压力。我一直在找寻一个

“度”，让设计力度和使用者感受需

求之间能达到平衡，做出真正“被需

求”的园林。

 

问：作为一岭南本土风景园林

设计师，您觉得您的设计思想和作品

与其他地域的设计师有何异同？

叶劲枫：近年，从深厚的古典

文学综艺节目，到外显的汉服流行现

象，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更多国人文化

自信的回归。而岭南文化的弘扬也得

到大力的提倡，作为土生土长的岭南

本土设计师，有更多优势可积极地投

入到岭南文化的研究和实践中。

时代的潮流造就了当前全国各

地的设计师作品会有一定的雷同，但

岭南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植物素材特

别丰富，也为植物造景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有利于创造四季植物繁茂、生

机勃勃的场景。当有人在探讨南方沿

海地区能不能种银杏和红枫的时候，

我更想在“绿”上做文章，讲好本土

优势常绿植物的故事。

问：您觉得岭南传统园林和早

期岭南现代园林的成就在当代有何

价值？在日常的设计之中，该如何

对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进行传承与

创新呢？

叶劲枫：岭南文化本来就有包

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特点，放在每一

个时代都能反映出来，今天也不例外。

岭南建筑学派也一直主张新的建筑要

与传统形式在风格上求神似，不求形似。

岭南传统园林作为一种美学和

艺术的博览而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当

年园主人建设和使用园林的考究证

据，而更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是空

间上的尺度和序列，毕竟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这种“神似”的元素放到今

天也一样实用。

每个时代的经济和技术都给予

岭南文化新的发展契机，例如在没有

电器的时代，可园的主人就发明了让

室内降温的管道设施，在莫伯治先生

等老一辈岭南派大师的近代岭南建筑

和园林作品里，也就通风遮阳的需求

有着独到的创意。而今天空调的普及，

让建筑室内对自然通风和温度控制的

诉求没以往明显，但对于园林的户外

环境和灰空间来讲，这种需求并没有

改变，需要我们继续为此在设计上做

出努力。同时，我也特别喜欢岭南传

统园林的简练、朴素、通透、淡雅，

这些都值得我们在未来设计里作更多

的尝试。

 

问：您曾表达出想要为整个风

景园林行业“添砖加瓦”，而非想做

能被一层层盖掉的“涂鸦”，能否进

一步详细地阐述推动您不断探索景观

之路的精神动力和为之奋斗的理想是

什么？ 

叶劲枫：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

的力量还是有限的，但幸运的是世界

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实践的机会，尤其

是在身处的岭南地区。当我们在欣赏

和研究前人百年园林成果的同时，今

天的人们对身边环境又有了新的诉求。

只有跟随着这种诉求，尤其是理性的

诉求去营造，才能被后人保护和弘扬。

涂鸦也是一种艺术，抒发了特定

人群的个人情感，展示了他们的技艺，

也满足了当代社会部分人群的审美需

求。在如今视频媒体传播的时代里，

一瞬的灿烂也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除了短期实验性作品以外，大

多数风景园林场所表达的还是长期

的有生命的艺术，即使硬质元素能做

到历久弥新，植物元素也会有兴衰发

展，三维的场景加入时间维度之后，

会从短期的、渺小的设计师意志，回

归到长期的、宏大的大自然意志里，

正如我们在《人类消失后的地球》影

片中看到的一样，更别说人为的短期

拆除了。所以我会很审慎选择要做的

事情，只要符合我的价值观，哪怕是

很小、不“高大上”的园林事务，我

都乐意去为之倾力。例如最近我在不

同场合发出呼吁，建议大家注重园林

种植土壤改良的工作。虽然这个并不

完全是设计的范畴，但通过广大设计

师的推广，以及图纸的表达，我相信

这个“里子”的问题会得到有效改善，

更有利于我们所设计的土壤以上的

“面子”效果。

南宁园博园罗汉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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